
网上有一句话：“抄抄抄，抄

是法宝；洗洗洗，洗成大 V。”说的

就是抄袭与洗稿的那些事儿，如

今 在 网 上 ，这 样 的 事 情 并 不 少

见。无论抄袭还是洗稿，本质上

都 是 侵 权 ，侵 犯 了 别 人 的 知 识

产权。

以前，人们常见的是抄袭、剽

窃。此处抄来，投到别处，发表了

就算自个儿的。我就遇到过这样

的事情。我的一篇刊登在报纸上

的散文被人全文抄去发表，直到

后来编书时我才发现。

如今进入互联网

时代，纯粹的抄袭变

少了，但是改头换面

的洗稿却多了起来。

所谓洗稿，就是未经

作者许可，对他人的

原创作品进行篡改、

增删，最后貌似成了

另一篇文章，但实际

上核心事实、主要观

点、陈述方式或论证

逻 辑 都 来 源 于 原 作

品 ，存 在“ 实 质 性

相似”。

其 实 ，洗 稿 与 抄

袭 、剽 窃“ 一 脉 相

承 ”，是“ 进 化 ”之 后

的 抄 袭 。 如 果 说 抄

袭 的 本 质 近 乎 于

“偷”，那么洗稿近乎

于“ 骗 ”—— 既 想 骗 过 读 者 ，也

想 骗 过 作 者 。 洗 稿 具 有 一 定 的

隐蔽性，如果不详加甄别，有时

不 容 易 发 现 。 当 然 ，纸 终 归 包

不 住 火 ，洗 稿 者 到 最 后 都 会 露

馅儿，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

“文偷”而已。

人们之所以反对洗稿，是因

为知识产权是一个人的“智力成

果”与“智慧所有权”，是人们脑

力 劳 动 的 结 晶 ，与 物 质 财 富 一

样，不容许丝毫的侵犯。2019 年

初，微信公众号上某知名自媒体

推出一篇挂名“原创”的逾万字

“爆款”长文，后被指涉嫌洗稿，

因 为 其 核 心 事 实 都 来 自 一 家 知

名 媒 体 的 记 者 花 费 长 时 间 所 做

的 深 度 调 查 报 道 。 平 台 随 即 取

消 了 其 原 创 标 识 及 赞 赏 功 能 。

原因很简单，人家做深度调查，

投入巨大的人力 、物力 、时间精

力得出的结果，你却得来全不费

工夫 、用了也不打招呼，这就很

有可能构成了侵权。

洗稿的“成果”，多数为自媒

体自用；也有人投稿报纸杂志谋

求发表，甚至于“一稿多投”。现

实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洗稿

与 一 稿 多 投 常 常 是 关 联 着 的 。

或 者 说 ，洗 稿 者 更 喜 欢 一 稿 多

投，反正得来不甚费工夫，多投

多发，以赚取更多稿费。这里面

的逻辑是一致的，就是不投入对

应的劳动，却想获得对应甚至更

多的报酬。

无论是洗稿还是

一稿多投，对编辑劳

动都是一种消耗与浪

费，也往往给媒体带

来不少麻烦。学术界

普 遍 遵 循“ 首 发 ”原

则 ，媒 体 也 是 如 此

——我知道很多报纸

都跟作者强调过“首

发”的规则。

那该怎样应对洗

稿呢？我认为，与洗

稿者相关的平台首先

要负起责任，强化管

理意识，建立健全针

对洗稿的听证合议机

制，甚至可以增加曝

光的频次，一旦确认

为洗稿，就及时公布

曝 光 ，加 大 惩 罚 力

度。同时，要让洗稿投诉举报流

程更为简明可行，无论是第三方

或是被侵权者的举报，都应得到

及时、公正的处理，从而最大可能

在 第 一 时 间 阻 断 洗 稿 现 象 的

发生。

如 果 有 严 重 的 洗 稿 事 件 发

生，甚至于涉嫌犯罪的，就需要依

法 加 以 惩 罚 。 上 海 有 个 三 人 团

伙，利用 AI 软件洗稿获利。今年

初，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有罪判决，三名被告人因非法经

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

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就是一个

例子。

“洗稿”既违背新闻伦理，又

侵犯知识产权，网络时代的“洗稿

不算偷”，可以休矣！

说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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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

徐
迅
雷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副刊副刊   2020  2025年 6月 23日  星期一

1934 年 11 月 24 日，吉鸿昌将军走到

了生命的尽头。他写下一首绝命诗：“恨

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

何惜此头！”壮烈牺牲时，他才 39 岁。今

天，重读他的这首绝命诗，重读他在走上

刑场前几个小时写下的家书，字字都能感

受到他对祖国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和对

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回首那段岁月，

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战场，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流血牺牲，在战斗的间隙写下了一封封

情深意切的家书。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有抗日名将吉鸿昌的家书。

吉鸿昌，生于 1895 年，河南扶沟人，

1932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 1934 年

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

用实际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对国家、

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今天，重读吉鸿昌

的家书，字字滚烫！“夫今死矣！是为时代

而牺牲。”是的，他是为时代而牺牲的英

雄。这些文字穿越历史的长河，依然闪烁

着耀眼的光芒。

8 年前，24 岁的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

乡任教。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民

镇也是烈士的故乡，流传着许多英雄的故

事。我选择回到家乡任教，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希望能将红色精神传承下去。在乡

村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中，那些朴实、动

人的话语仿佛穿越了时空，直击我的心

灵，让我感受到源自那段苦难日子最深处

的赤诚之心。

吉鸿昌在给妻子的家书中提到：“人

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

女得您照应。”他是祖国的战士，也是一位

父亲，透过这简单的句子，能感受到他作

为父亲的关怀与责任。他深知这一去，就

再也回不来了，赴死意味着孩子会失去父

亲，但他坚信，自己的牺牲是为了中国更

美好的未来。这份儿女亲情、这份家国大

义让我动容。

吉鸿昌将家里的余产留作“教养子女

等用”，嘱托家人培养子女，让他们成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今天，每当我在课堂上教

导学生时，总会想起吉鸿昌对教育的重

视。这种对后代的期望，也是我们这个时

代每一个家庭的共同愿望。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知道教育的责

任。在这个和平年代，青春的热血与理想

应该继承，要让孩子们理解历史的分量，

感悟先辈们为理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

决心。就像吉鸿昌在家书中所说，教育应

该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能成为国家未来的

栋梁。

在课堂上，我常常通过音乐引导孩子

们热爱祖国，让爱国主义情怀在他们幼小

的心灵中深深扎根。“中华五千年，多少英

雄浮现，战火里的容颜，触动心弦，不灭的

信念，红船无畏艰险，革命精神永远记心

间……”孩子们在唱这些歌曲的同时，在

心里悄悄地埋下了爱国的种子，唤醒了对

历史的认知。

在家书中，吉鸿昌对于兄弟也满怀信

任和期望。“吾弟宜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

托也”，短短几句就传递出对家族传承的

期望。我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家族不

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抵抗外敌、守

护家园的重要力量。兄弟之间相互扶持，

共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这是家族的凝聚

力，最终汇聚成了强大的全民族力量，无

数家庭在战火中坚守，为抗战胜利贡献一

份力量。

在家书中，吉鸿昌对父亲办学校钱款

的交代，令人感佩。“款项皆由先父捐助，

非 先 父 之 私 产 也 ，学 校 款 ，诸 弟 不 必 过

问”，他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多么

重要，即使面临生死关头，依然惦念公益

教育事业。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每

一个青年人学习。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

有无数像他这样的人，舍小家为大家，将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尊严。

我的家乡东北曾遭受了日寇侵略的

深重苦难，也涌现出无数宁死不屈的抗战

英雄，从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孤身奋战，

到赵一曼英勇就义，无不可歌可泣。吉鸿

昌的家书，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祖辈们

的坚韧与牺牲，也让我感受到历史赋予我

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

前几天给孩子们讲完吉鸿昌家书后，

发生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孩子们打算

给解放军叔叔写信，他们围在桌子旁准备

礼物，有的用彩笔画和战士们一起升旗的

场景，有的从家里装来五谷杂粮，说这是

爷爷奶奶留下的种子，带着家乡气息，希

望解放军叔叔吃得饱、有力气。一个小女

孩还把当时我带她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

旗时戴的红领巾叠得整整齐齐，说要作为

一份特殊的礼物和信一起寄出去。孩子

们说：“我们听了吉鸿昌爷爷的故事，知道

了要保卫祖国。以后也要像解放军叔叔

一样，为国家作贡献。”看着他们认真的模

样，我的眼眶有些湿润，我觉得，吉鸿昌家

书的力量真的传到了孩子们心里。

每一封抗战家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

证，都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传承。它们穿越

时空，向我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传递着

永恒的精神力量。

         重读吉鸿昌家书
                              李   平

远山融入苍茫、暮色漫过蒸水河岸

时，我总爱牵着孙女的手看河面的雁形

灯。有一天，孙女仰着小脸问：“爷爷，大

雁为什么总往衡阳飞呀？”我望着河岸来

雁塔的剪影，想起第一次听见“雁城”这

个名字的那个夏夜。

上世纪 70 年代的乡村，禾坪上的月

光明亮。老唐摇着蒲扇坐在石凳上，讲

起衡阳时眼里闪着光：“你们晓得不？韩

愈当年在石鼓书院讲学时，湘江的浪花

都安静地听他讲书呢！”他说书院里的石

碑刻着朱熹的笔迹，回雁峰的古柏见过

范仲淹登高望远的身影，讲到东洲桃浪

时，连最不爱听故事的娘都忘了纳鞋底。

那时的我，把老唐的话在脑子里拼

成画面：青石板路上走着穿长衫的读书

人，湘江上的白帆驮着夕阳，回雁峰的檐

角挂着明月。当老唐讲到“衡阳人喝的

酒都叫雁峰酒”时，我咽了口唾沫，拽了

拽娘的衣角：“娘，城里的大雁是不是也

喝米酒呀？”

后来，我们家在乡里开了家小商店，

进城调货的周日就成了探宝日。棉纺厂

的香樟枝叶葱茏，女工们的笑声像铃铛

一样脆响。我蹲在车间外看织机飞转，

觉得那雪白的棉纱比天边的云朵还

要神奇。有次，老工人塞给我一块

衡阳产的酥薄月饼，混着机油味的

甜味，成了我对这座城市最初的味

觉记忆。

刚 刚 搬 进 衡 阳 演 武 坪 的 那 两

年，母亲摸着斑驳的砖墙直叹气。我至

今记得她第一次看见防滑砖铺进巷子时

的模样，母亲反复摩挲着青灰色的防滑

砖，抬头时眼角的皱纹都绽开了：“以前

雨 天 总 怕 摔 着 ，现 在 这 砖 面 踩 上 去 踏

实呢！”

去年深秋，在衡阳的雁栖湖公园，退

休 的 王 师 傅 用 毛 笔 在 地 面 上 写《登 楼

赋》，水痕里晃着来雁塔的影子。观赏的

瞬间，我脑海里浮现出在东洲岛船山书

院抄录《船山全书》的那个午后，笔尖划

过纸面的沙沙声，和此刻王师傅的笔锋

落在地面的声音如此相似。

那天，大学同学阿杰从深圳回来，在

石鼓书院非要拉着我们扫码听 AI 讲解。

当电子音在回廊里响起时，他忽然指着

石碑上的苔痕说：“当年我们背《爱莲说》

时，这苔藓还没爬上‘出淤泥而不染’那

几个字呢！”夕阳从碑刻的缝隙里漏下

来，在地面上碎成点点金光。

春分那天，我在东洲岛参加“归雁计

划”人才交流会，遇见了带着无人机来采

风的年轻姑娘殷华。她蹲在湘江边调试

设备，屏幕上突然跳出老唐当年讲过的

“回雁峰”，只不过如今峰峦间多了条玻

璃栈道，像银链系在满山新绿上。“侯老

师您看”，她把航拍画面投到手机

上，“这是我们刚建成的智慧生态监

测站，连大雁的迁徙轨迹都能实时

追踪记录！”在她的镜头里，我看见

自己讲解“大雁文化”“归雁文化”

时，身后的投影正将“北雁南飞”的

古诗转化为动态数据流。

前几日孙女画了幅画：湘江上漂着

彩色的大雁灯，来雁塔的塔尖挑着太阳，

摩天轮如同一座空中桥梁，人们在缓缓

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中体验着一段奇妙旅

程。她把画贴在冰箱上，歪着头说：“爷

爷，你看我画的美不美？”看着孙女稚嫩

的脸庞，我忽然想起第一次带她去雁峰

寺时，她仰着头看飞檐上的铜铃，风一

吹，铃声和远处的车流声混在一起，成为

最鲜活的雁城晨曲。

此刻，我伫立在湘水、蒸水、耒水三

江汇合的这片宝地。雁形灯正随着晚风

变换阵型。我想起古代诗人们无数次低

吟 浅 唱 过 的“ 南 翔 衡 阳 ，北 栖 雁 门 ”诗

句。大雁选择了这座城，衡阳因此得名

“雁城”。又想起孙女画里描绘的大雁，

翅膀驮着古今的星辰，影子落在时代的

年轮里，正用柔软的羽翼，拥抱这座永远

如大雁般飞翔的古城。

雁   城
侯健康

天空被海面的光芒反射，涌出

多汁的蓝，那种蓝是从海底升起的，

海风把行云撕成絮状。天空下，一

条柏油马路像用刮刀刮出来似的，

线条干净，笔直地插向后徐村后头

的大槐树下。村里，家家户户的大

门对着路人敞开，只挂一幅蓝布门

帘——龙口人管这叫“门脸”，过日

子讲究的就是个脸面。有的连门扇

也没有，单悬一领芦席编的帘子，风

一吹，“哗啦哗啦”响，像是给过路人

打着招呼。

外人来了，在门外喊一声，“家

里有人吗？”声音撞在门帘

上。那门帘上的金凤凰都

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针

脚里带着人的温度。里头

的声音穿过门帘，恍恍惚

惚，却透着一股热气，像是

刚出锅的饽饽。

通 常 院 子 里 正 屋 三

间，中间是堂屋，左右是卧房。家里

的老人住右间，新人住左间——左

间的门帘最讲究，大红缎面上金线

绣 着 牡 丹 ，取“ 荣 华 富 贵 ”的 彩 头 。

帘子白天从不放下，新媳妇进进出

出，红缎面一晃一晃，映得满屋子的

喜气。

有的人家的院子，又掺了些胶

东土味。石块垒得齐整，大门漆成

黑色，对联直接用油漆刷在门上，年

深日久，漆皮剥蚀，就再刷一遍。太

阳斜斜地照过来，落在院墙上，也落

在门前堆着的玉米棒子上，金灿灿

的，远看像一座发光的小山。

天蒙蒙亮，那门帘一掀，主妇们

就忙活开了。早饭多是棒子面粥与

细 粉 丝 ，就 着 腌 萝 卜 条 ，吃 了 顿 觉

精神。男人们喝着粥吃着粉，眼睛

望着远处的海滩。日头高了，该出

海了。临走前，总要回头看一眼自

家 的“ 门 脸 ”，那 绣 着 吉 祥 图 案 的

门帘。

傍晚，出海的人回来了。门帘

不停地掀动，带进来海腥味、汗味，

还有野草的清香。晚饭后，一家人

围着炕桌说话。光线透过门帘在院

子里投下灯影，帘子上的图案被放

大好几倍，影子在地上游走，像是给

夜归人上演着一场皮影戏。

夜深了，月光从门缝中溜进来。

炕上的鼾声此起彼伏，偶尔夹杂几

句梦语。院里的槐树“沙沙”响，像

是在叙说从前的事情。谁家门帘没

有掖好，夜风钻进了屋子，把睡梦中

的人给吹醒了。

如果不是朋友领路，我恐怕永

远不会知道这个位于胶东龙口市黄

山馆镇的村子。天空下，灰青色的

海岸线缓慢地蠕动着。被海风抚摸

过的村子实在太多，谁也无法尽数

它们的名字。但这样一次无意间的

造访，我记住了后徐村那些斑驳的

院 墙 、墙 内 人 家 的 日 常 生 活 ，还 掀

开了那一方门帘。不过，我的手明

显带着试探的意味，不像本地人那

样 进 进 出 出 ，把 门 帘 掀 得 果 断 自

然。门帘外的风霜雨雪和门帘里的

柴米油盐，我当然没有他们体会得

深 。 我 能 感 受 到 的 ，是 绣 着 凤 凰 、

牡丹的门帘在海风吹动下微微鼓胀

的 样 子 ，于 我 而 言 ，它 们 更 多 代 表

着一种民间艺术。那些常年奔波在

海 上 的 渔 民 留 在 门 帘 上

的 汗 水 和 泪 水 ，我 难 以

看见。

这看似无足轻重的门

帘，其实一直飘动在渔民

们的心里。出海作业遭遇

恶劣天气与机械故障的事

常有，甚至被狂风巨浪卷

进苦咸的海水里，但只要想起门帘

里的暖炕和欢声笑语，他们的心立

马就镇定了。只要听见猎猎的风声

从门帘上经过，心里就升腾起一片

热焰，被海水浸泡的额头也随之昂

起，因为，前方有值得期待的美好生

活在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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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那一方门帘
朱   强

自行车曾经

是中国县城老百

姓的主要交通工

具。我家就有一

辆 永 久 牌 自 行

车 ，过 去 从 长 垣

到 滑 县 ，都 靠 骑

自 行 车 来 往 两

地 。 我 姥 姥 说 ，

这一条路都让我

家 的 自 行 车 轮

“碾亮”啦。那时

候 ，村 里 更 多 的

人家还没有自行

车 ，有 人 相 亲 或

走 亲 戚 ，会 提 前

一天小心翼翼地

问我姥爷：“你家的‘洋车’明儿个闲

不？”这是要借车。

当时，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了

车，因为供销社要收“自行车票”。

我上班时，乡村营业所几位老

职工，每人都有了一辆自行车，像是

自己喂了一匹小铁驴。大家没事

时，会围着自己的车子，拿着一条毛

巾开始打磨擦洗，有人还在前后轮

子间缠上两个红红绿绿的装饰物，

叫“毛毛虫”。更有人会在自行车大

梁上，缠一层早已失效的黑白电影

拷贝带子。那些带子再也讲述不了

银幕上的黑白故事，开始以另一种

形式行走在路上，讲述一路颠簸。

那时，我一有机会，便会骑着自

行车在黄河大堤上兜风。因为年

轻，能一气顶风蹬 10 里。从这一座

黄河铁塔处骑到另一座铁塔处，一

路得意洋洋。

如今，时代发展太快，年轻人都

会开车了。可我手笨，不会开车，依

然骑着自行车。

丁酉初秋到漠河北极村旅行。

那天，见到大豆田边孤零零地站着

一辆老式自行车，主人正在田里锄

草，我打了个招呼，骑上车在乡村小

路上过了一圈瘾。在边城极地，在

北方蒙蒙细雨里，这辆车，很像是多

年前我丢失的那一辆，车座还有余

温，散发着熟悉的气息，像故人别后

重逢。

现在，我住的城市有了共享单

车，我经常会骑，看那些快速的车辆

从身边欢叫着跑远。医生也经常鼓

励我，说，骑车对你的滑膜炎有好

处，只是不要骑得太快了，别去和年

轻人“飙车”。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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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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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的

沈福存先生京剧表演艺术传承晚会上，播放

了我的父亲沈福存 40 多年的演出影像。虽

然图像已经模糊，但现场和视频里热烈的掌

声融到一起，似乎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演

出，令人动容。

我的艺术生涯深受父亲的影响。我常常

会想起他为戏而生、永攀高峰的一生。

1982 年，父亲以近五旬的年纪，带着充

满沈氏风味的“三出半”传统戏由渝到京，一

炮而红。那无疑是他艺术生涯中短暂的高光

时刻。随着我在艺术上不断成长，在川剧界

声名鹊起，他渐渐成了别人口中“沈铁梅的父

亲”。我想，在为女儿感到骄傲的同时，他的

内心是有过些许失落和悲凉的。

但在我心里，父亲就是传奇和翘楚。出

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他入行京剧时，钟爱的

旦行已走入没落的阶段，但他青

衣、小生“两门抱”。他抓住一切

机会向“四大流派”偷师学艺，凭

借自己的灵性、悟性以及坚持不

懈的努力自学成才，60 年代以青

衣戏红遍西南；当自己的旦行艺

术逐渐成熟之际，却又遭遇特殊

年代，不得不转行老生；70 年代

末回归青衣表演赴京演出，在京

剧界大红大紫后回到重庆又遭遇

各种意外……可以说父亲一生经

历了不少坎坷。相比而言，我虽

然也经历过艺术道路的波折，但

有幸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我自

认为，父亲的艺术天资和水平是

我难以企及的。

“蜀 道 之 难 ，难 于 上 青 天 ！”

父 亲 曾 这 样 形 容 自 己 的 艺 术 追

求之路。在我看来，这个“难”有

多重含义。其一，作为一名京剧艺术家，他

身处偏远的西南，没有真正师从“四大流派”

任何一派，50 年代学梅，后学张、程、尚，都

学得很像，但他并不以“像”为终点，而是始

终有个意识——怎么成为自己。他不仅广

纳各派特色，还吸收了电影等艺术的特点，

最终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其二，京剧是阳

春白雪的艺术，但父亲的表演还浸润了巴渝

文化乐观、包容、开放的天性，“我的宗旨就

是要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结合起来，争取

更 多 的 观 众 。”他 以 青 衣 为 根 本 ，融 入 花 旦

（做派）元素，活泼不失端庄，妩媚更显清丽，

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极具感染力。这是他

“站在大师肩上”既守成又创新的结果。父

亲不仅对京剧表演艺术的创新实践孜孜以

求，也让从事川剧表演艺术的我开了

新智，发现了传统川剧艺术因为几百

年流传过程中所在地域、环境等种种

因素而形成过于生活化的特点。父

亲还启发我，在川剧舞台表演和乐队

编制的规范性、唱腔的高雅性方面进一步守

正 创 新 ，从 而 更 加 符 合 当 今 的 大 众 审 美

风格。

父亲一生是乐天派，在艺术道路坎坷难

行之际，虽然也有过痛苦和委屈，但他通过对

戏的琢磨、对表演的思考来化解，依然乐观面

对生活。他对京剧艺术始终满含自信与热

情，“只要我想得到，我就做得到！”他就是要

塑造属于沈福存的京剧艺术表演风格。

70 年代末，为了重回舞台，他从老生改

回了旦角。他对传统戏没有大拆大改，而是

“小地方找戏”。对于那些已经演了几百年的

传统戏，努力把戏演活，特别注重火候的把

控。他的“三出半”都是经过深加工、再处理

的。他的“深”，在于一个“情”字。不仅站在

戏曲规律、演员表演和塑造人物的角度去创

造角色，更站在观众的角度去创造角色，处处

以吸引观众、引发情感互动为中

心进行艺术创造。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们去

看他的演出，回家后他还会把录

音的磁带拿来反复听，琢磨每一

处唱腔、细节的处理。父亲这种

在长期表演摸索过程中形成的自

觉，对我影响深刻。我在表演中

也会注意通过停顿、延宕、拖腔、

煞尾等方法来处理细节。无论是

学传统戏，还是后来创编的《金

子》《李亚仙》《江姐》，排练和演出

后父亲都会和我重新细抠。每次

看完我的表演，他都会用温和而

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给你一点

建议……”

鲜为人知的是，从 3 岁开始

学戏，直到 2000 年我已夺得“二

度梅”后，父亲才当面夸我：“铁

梅，你真的唱得好！”这句最简单的表扬，我等

了几十年。他是我进入戏曲之门的引路人，

赐予了我艺术生命，也用爱和教导一直陪伴

着舞台内外的我。

我永远记得父亲病重时被救护车送到医

院，他悄悄叮嘱我：“要保管好我的资料。”他

一生为京剧艺术而鞠躬尽瘁，深知这些饱含

自己心血的成果对于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所具

有的宝贵价值。

如今，我身上肩负着更重要的艺术传承

责任与使命。我时刻都没有忘记父亲一生为

京剧艺术所做出的努力，他用现代审美激活

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为京剧的继承发展作

出了贡献。他从根上找到了中国戏曲的创新

之路：既保留剧种根本的风貌，又在传统中突

围，赋予角色人性化和生命力。

父亲对我艺术生涯上的影响是潜

移默化、融入血脉的，他就像是我的一

面镜子，也是照亮我艺术道路的永恒

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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